
�2024 年 7 月 9 日， 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大民屯人民法庭到前当堡镇大太平

庄村村委会开展土地纠纷案件巡回审判工作。 法官在庭审后就“整户消亡”、土地占

用等常见纠纷对旁听村民进行普法宣传，力促“审理一案、治理一片”。

刘亚琪 / 摄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继承纠纷典型案例（第一批），其中的案例四（以下简称“最高法典型案例四”）

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作为遗产继承，为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为什么同为子女，有人可以继续承包去世父母留下的土地，有人却不属于承包户的家庭成员？ 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费能继承吗？ 如果承包户出现“整户消亡”的情况，该户承包的土地该如何处置？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农民日报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审理案例四的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

扶绥县人民法院、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进行过专项调研的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的法官，结合案例梳理解

读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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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子女未必都可继续承

包父母遗留的土地？

“法官，我不理解，我们兄妹四人和

老五都是我爸的孩子。 为什么我爸去世

后，只有老五和我妈能继续承包家里的

地。 现在我妈年纪大了，那地岂不成了

老五一个人的？我们几个不服气！ ”在审

结农某一、凌某、农某二、农某三、农某

四诉农某五法定继承纠纷案（即最高法

典型案例四）之后，扶绥县人民法院法

官、该案承办人程达院接到了原告之一

农某一的电话。

原来，农某与凌某是夫妻，农某一

等五人是农某的子女。 2017年，农某作

为承包方代表与所在村民小组签订《农

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2022年，农某

去世。 之后，凌某和农某一兄妹四人作

为原告，将农某五诉至法院，要求由凌

某继承农某名下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

50%， 剩余50%由凌某和农某一兄妹四

人均分继承。 法院经审理驳回原告五人

的诉讼请求。

农某一说，农某五与他们四人同父

异母，如果土地给了农某五，那对农某

的原配凌某和他们兄妹四人不公平。 程

达院就此案的判决向农某一做了两点

解释：首先，虽然农某五不是农某的婚

生子女， 但他对农某的遗产有继承权。

其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遗

产，农某五能继续承包该土地，与其是

否有继承权、是不是农某的婚生子女都

没关系。

程达院法官向农某一等原告释明，

虽然与村民小组签订《农村土地（耕地）

承包合同》的是农某，但他是以承包户

代表（即户主）的身份签订的合同，合同

的权利人是该承包户的全体成员。 在农

某签订的合同附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公示结果归户表”上载明：家庭成员

共3人，成员姓名为农某、凌某、农某五。

按照农村土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

地”的原则，在承包户的户主或某位成

员死亡后，该户其他成员在承包期内可

以继续承包。“你小弟农某五自幼随你

父母生活长大，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也

载明他为家庭成员之一。 因此，你父亲

去世后，你母亲和小弟在承包期内可继

续承包该土地。 你和其他兄弟姐妹在你

父亲签合同时已成家立户、 分家另过，

你们都签订了另外的农村土地（耕地）

承包合同，不属于该承包户成员，所以

你们兄妹四人不能承包该土地。 ”程达

院说。

程达院还告诉农某一，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因其性质不能作为遗产继承，

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收益可以继承，

比如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土地流转

费等，本案五名原告有权要求继承农某

承包经营土地期间取得的这些收益。 该

案作出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

诉，目前判决已生效。

承包户“整户消亡” 后未

到承包期的土地如何处理？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遗产，

那么在土地承包期内，如果承包户出现

“整户消亡”的情况，没有到承包期的土

地该如何处置呢？

扶绥县人民法院就此问题答复称，

在土地承包期内，如果该承包户内家庭

成员全部去世， 那么土地承包关系结

束， 承包地一般由村集体收回处理，纳

入村集体组织机动地管理。 新民市人民

法院也给出类似的解释：在土地承包期

内，承包户的家庭成员全部去世，该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 两家法院的相

关负责人都表示，司法实践的情况错综

复杂，法官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

具体裁判。

据 新 民 市 人 民 法 院 相 关 负 责 人

介绍 ， 该院对 2020年 1月至 2024年 8

月受理的 1870件涉农土地纠纷 案 件

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 。 根据调 研 结

果 ， 涉 承 包 户“整 户 消 亡 ” 案 件 的 审

理难点在于：有的承包户在生前已将

土地经营权流转给他人 ，当出现“整

户消亡”时 ，经营权受让方是否有权

继续耕种 ，要不要给发包土地的村委

会支付费用 ？ 此类案件情况复杂 ，每

个案件都有不同的情节 ，法院会结合

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

“我们最近审理的两起此类案件，

由于案件的情况不同，判决结果大相径

庭。 ”新民市人民法院梁山人民法庭副

庭长曹婷婷说。

在段某甲与某村委会土地经营权

纠纷案中，法院没有支持村委会向土地

经营权流转受让方收取费用的诉讼请

求。 据介绍，新民市某村村民段某一和

段某二是兄弟， 他们一家承包了该村

10.1亩地，段某一作为户主签订了《农

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合同载明家

庭成员为段某一和段某二。 段某一去世

后， 段某二于 2012年与段某甲签订协

议 ， 将 10.1亩地的经营权流转给段某

甲，转让期限至 2027年 12月，土地经营

权流转费为3万元，段某甲依约给了钱，

双方的协议在村委会进行了备案。 段某

二于2013年去世，案涉土地一直由段某

甲耕种。 2022年，该村委会考虑到村里

部分承包户已“整户消亡”，但其他农户

凭借流转协议依然耕种着他们的承包

地， 村委会决定按每亩地每年300元的

标准向实际耕种土地的人收取费用，要

求段某甲支付3030元。 段某甲不认可，

双方发生纠纷， 村委会起诉了段某甲。

新民市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了村委会

的诉讼请求。

然而 ， 在某村委会与段某乙土地

经营权纠纷案中，村委会打赢了官司 。

在该案中， 褚某一家在新民市某村承

包了 14 . 37亩地，承包户家庭成员有褚

某及其妻潘某、其母谢某。 褚某、潘某

先后于 2006年、 2010年去世。 谢某和

段某乙协商 ， 约定由段某乙按照每年

1000元的价格支付谢某土地经营权流

转费用，该协议没有到村委会备案。 段

某乙按照每年 1000元的价格支付土地

流转费用直至 2020年潘某去世，此后，

段某乙一直免费耕种该地块。 2022年，

村委会要求段某乙支付 4311元费用 ，

遭到段某乙拒绝，村委会因此起诉。 新

民市人民法院认为， 案涉土地为某村

集体所有， 段某乙每年支付 1000元土

地流转费的约定未经过该村 委 会 同

意 ， 2020年以后段某乙未再支付土地

流转费，属于免费耕种状态。 在这一情

况下， 村委会要求他支付费用合情合

理，法院予以支持。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 ，当承包户

出现‘整户消亡’情况且土地已流转给

他人时，村委会可以采取收回土地或允

许受让方继续耕种但要收取相应费用

等处理方式，但在实际操作中经常发生

争议。 段某甲已在多年前全额支付了全

部的土地经营权流转费用， 而且协议在

村委会备案，村委会知晓协议内容，若让

段某甲再支付一笔费用对其不公。 但段

某乙的情况不同，他按年支付流转费，且

从该户最后一位家庭成员去世的2020年

开始，他客观上未再交纳费用。并且段某

乙耕种该土地的情况没有得到村委会的

同意，如果他继续免费耕种，对村集体来

说就是一笔损失， 村委会要求他支付费

用是合理的。 ”曹婷婷表示。

谁才是家庭承包合同中的

“家庭成员”？

记者梳理案例发现， 无论是判断承

包户是否“整户消亡”，还是确定谁有权

继续承包经营父母遗留的土地， 此类土

地承包纠纷案件都需要厘清谁是承包合

同中的“家庭成员”这一关键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

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农户内家庭成员

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 ”那

“农户内家庭成员”应以何为依据呢？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介绍 ，大

部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在签订

时， 是以当时农户实际共同生活或户口

簿上载明的人员作为承包户的家庭成

员。 但随着时间流逝，承包期内因婚嫁、

新生、死亡、户口迁移等原因，许多农户

的实际共同生活或户口簿上的家庭成员

信息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虽然在普遍

观念中，“一家子” 往往是基于血缘关系

或婚姻关系组成的生活共同体， 他们共

同居住、相互照顾，在生活上有着紧密的

联系， 这种关系主要从生活和情感两个

层面定义。 然而在农村土地承包的语境

下，“农户内家庭成员” 则是一个具有经

济属性的概念， 主要指在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活动中， 作为一个经济生产单位的

成员， 原则上是指该户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登记在册的家庭成员。因此，只有具

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才

能够称为“农户内家庭成员”。 当这一概

念与户籍家庭成员或血缘关系家庭成员

不一致时， 为充分保障“农户内家庭成

员”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法院通常

会以承包合同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上载明的家庭成员作为权利人。

“公众可以从最高法典型案例四中

看到， 虽然农某一兄妹五人和凌某在当

地群众眼中就是一家人， 然而法院判断

谁才是以农某为代表的承包户家庭成员

时，所依据的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

示结果归户表’，而不是当下这家人户口

簿上登记的内容，也不是亲缘关系。 ”该

法官表示。

根据新民市人民法院的调研结果，

当地农村土地纠纷案件数量总体上升，

且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 当事人

矛盾尖锐，审理难度大，矛盾难化解。 扶

绥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司法

实践中， 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方面的法律

知识了解不多， 法官在审判后常常需要

向当事人做大量释法说理工作， 审判工

作繁重。 最高法典型案例四不仅明确了

裁判规则， 媒体对此案的报道也有利于

公众了解相关法律知识， 有利于法官向

当事人解释法律规定。

（李婧 黄敬慈）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不能作为遗产继承


